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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与古夷文明 

    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起就陆续有重要的古文物发现，以后曾多次组织过发掘，

都有重要古文物发现。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是1986年，出土了一千三百多件举世罕见的大小青铜文物。其

中最令人惊叹的有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面具，带纯金面罩的“直眼人”青铜人头像，三米多高的青

铜神树、虎形器、金箔虎形器、龙形器、金杖等，在中国的其他地域考古中？从未曾发现，显得独树一

帜，具有强烈的地方民族文化色彩。因而震惊了世界。是继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西安秦始皇兵马俑

坑之后，在中国境内的一次重大发现。近一二十年，“三星堆”一直是考古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门话

题。学者们写了不少文章，出版了多部专著。影视界也不落后，不断的跟踪拍摄报导。前不久，还拍了一

部长达五集的电视专题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在央视4台、10台反复连续播放。《猜想祖先》、

《考古中国》的专题片，三星堆也是其中重要研究内容。又一次引起全国，及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三星堆”实在是太神奇、太独特了。其中掩藏着许许多多让现今的人们百思而不解的“迷”。许多

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讨论，各抒已见，横贯古今，海阔天空的猜想，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谈起来眉飞色舞，

激动不已。结果却不尽令人信服。预计这股“三星堆”研究热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彝族的专家学者，却很

少有人参与研究。笔者对“三星堆”，可以说羡慕已久，近二十年一直关注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无缘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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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星堆”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自1986年大规模发掘、发现，震惊世界之后，“三星堆”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不断。单篇论文粗略

统计就达成133篇，专著共有五六部，成就甚丰，令人大开眼界。但至今，许多问题仍争论不休。综合起

来看，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一）“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猜测，有杂交文明说。就是说，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彼此融合形成。外来文化，有人说源

于宝敦文化。有人说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有人说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有人说来源于河南偃师

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在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相同相似的东西。 

     

    （二）“三星堆”居民的族属问题 

     

    猜测：有氐羌说。意思是“三星堆”居民是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到成都平原的羌人。有巴人说。意

思是世居重庆、长江三峡的巴人，西进到了成都平原。有东夷说。意思是原居住在山东、苏北一带的东夷

人、河南二里头人，因为战争西迁入蜀。也有古夷（彝）人说，著名学者钱玉趾先生，就主张此说，他负

责编撰的《三星堆文化》第十七章：“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就直接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

文化中寻找根据。 

     

    （三）“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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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测：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是古蜀人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坑中的填埋物均为祭器；有人认

为是古蜀人的墓葬；有人说是厌胜埋藏，是古萨满文化的产物；有人认为一二号坑，是两位死去的古蜀国

的统治者生前使用器物埋藏坑；还有人认为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后，将前朝的用品加以毁坏埋藏的

结果。 

     

    （四）“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文化意蕴问题 

     

    猜测颇多。有人说：青铜人头像胸部以下成倒三角形，应为杀殉奴隶的替代品；有人认为，青铜人面

像应为古蜀人祖先的造像，有祖先崇拜的含意。其中的“纵目人”大面像，当为蜀王蚕丛氏的偶像或是蜀

王杜宇的偶像。也有人认为不是人像，而是“兽面具”。对真人大小的人头像，认为是供奉者形象或受祭

者形象。还有认为，青铜人面像不是古蜀人祖先崇拜物，而是图腾崇拜物。其中小型面像是图腾舞蹈用

具。 

     

    关于青铜大立人像，也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是古蜀人的一代蜀王形象。古代社会政治君长又是群巫之长，可能是蜀王兼巫师的形

象，或是神权政治领袖形象的塑造。 

     

    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大立人像酷似汉语文“尸”字，应为“立尸”，称为立人像不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大立人并非中原文献中的“立尸”，两种内涵绝然不同。整个青铜人物群雕

像，反映了以古蜀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具有民族结构的象征意义和中心，分层次的君统和神

统的表现功能。 

     

    （五）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文化意蕴问题 

     

    都认为是神树。分岐是： 

     

    一种观点认为，神树象征着《山海经》中的“建木”，是古蜀人的“登天之梯”。一种观点认为神树

应为《山海经》中为“若木”，神树上的鸟是“日”的象征。另一种观点认为，神树应为“社”，有如文

献中的“桑林”，即社树。 

     

    （六）三星堆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意蕴问题 

     

    一种观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

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

崇拜。 

     

    金面罩的文化意蕴争议较少，多认为与古蜀人的宗教习俗有关。有人怀疑是受古埃及、希腊等外来文

化的影响，说最早发现的金面罩是在古埃及和希腊。 

     

    （七）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来源问题 

     

    此问题，争论也颇多。一种观点认为，青铜雕像文化形式来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等地出土的

青铜面像有一定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青铜雕像、神树与古代西南民族有关，但青铜文化的出现与中原文

化的传播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非土著产品，青铜雕像的着冠，体质面部特征应为二种：一

种为华南濮越系，一种为西北氐羌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无论在中原还是古蜀都有找不到来

源，应与外来文化的采借有关。纵观世界古文明，西亚、近东是青铜雕像和权杖的渊薮。并有向南亚连接

分布的历史。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也都是西亚、近东的产物。金杖、雕像采借西亚、近

东文化的可能更大。 

     



    （八）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及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

商有较大差异。古蜀文明有其自身的生长点。但不排除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明显地采借了中原青铜

器、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原，古蜀的青铜技术也是从中原传

播过来的。只是在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便在西南开了青铜时代的先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史籍记载了

黄帝与蜀的关系，在三星堆文化中也有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和玉器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有关，

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 

     

    最后来谈谈，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断代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似乎无大分岐。但在笔者看，这才是一个有关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最大问题。据

《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1993年12出版）一书第42页载：三星堆遗址，“其16个探方土质，经

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距今4100年至

3600年。可见，三星堆遗址年代，比夏朝还早整700年，可是考古界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地层叠压和遗

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公元前

14世纪左右）。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见《三星堆文化》一书第44

页）。两个说法，一个是现代科学手段的测定，一个是文物工作者的“分析”，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呢？

当然只能是科学测定。专家的分析水准再高，总免不了人为的因素。可如今的专家学者们都倾向于专家的

“分析”，连电视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就明确标示：“使用年代：3250年”。在笔者看，舍科学重

分析，这是本末倒置，是极不严肃的一种表现。 

     

    距今4800年的文化土层中，挖出来的竞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的文物，且非天下奇闻？我们知道，任

何古文化遗址年代的认定，都是得用现代科学手段测定的数据作为标准的，没有哪个遗址是靠专家的分析

认定，除非有文字佐证，可与史籍相对应。人们不禁要问：三星堆的文物工作者，为什么置科学测定的数

据于不顾，另作人为的“分析认定”呢？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么？ 

     

    看来，我们的学者们，面对“三星堆”的众多出土稀世珍宝，并非都欣喜若狂。有的人，在瞪目结舌

的惊愕之余，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不知道怎样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位”。我们知道，考古界、学术界

的学者们历来都认定，中原文化才是最先进的。在他们看来，一切居住在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史称“化

外之民”）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即便在打破了“中国文化源于中原论”，许多人不

得不承认“中国文明多源论”的今天，传统的成见仍难于彻底改变。谁料，在“化外之民”的古蜀国地，

竞然出土了这众多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罕见的青铜文物，其形状的奇特，铸造工艺的精湛，都让中原文物相

形见绌。如何面对它们？如何看待它们呢？显然，我们的这些文物工作者，尽管我很敬重他们，但在这件

事上，我不能不说他们缺乏实事求是的勇气。他们仍习惯从中原文化中去寻觅相同相似的特征。所谓的

“殷墟一期”“殷墟晚期”的类比，自然也就随之出现。由此再回头看“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测定，舍科

学而尊“分析”，就可见他们的良苦用心了。认定是科学测定的距今4800年左右，那么，在先进的中原文

化中，简直找不到多少类比之物。那样，中国文明的源头，究竞在中原还是在西南夷地？也须得重新认定

了。中国的学者们历来认定，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商朝为标志的，将“三星堆”众多青铜器，归属于商

代，在他们看是言之成理的。所以，他们宁愿舍科学测而尊专家“分析”了。 

     

    笔者认为，舍弃科学测定而尊专家“分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极不严肃的错误做法。它违背

了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无助于推进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无助于真正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及

其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的会起到误导舆论，误导群众的不良后果。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敢

于正视现实和敢于实事求是，哪怕这样做的结果，会无可救药地否定了自己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动摇了

自己几十年刻苦研究奠定起来的学术体系的根基，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一个学者应具

有的起码的品德。 

     

    二、如何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 

     



    要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在断代问题上，必须以科学测定的为标准。决不能以专家的“分析”为准。 

     

    具有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确切地讲，它打开了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一道窗口，它将我们对

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

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

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

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

事史和宗教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

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

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我们知道如此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决不是一日之功。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该从何时算起呢？还有待于更多文物的出土才能确定。但至少不

会下于公元前30世纪。也就是说，距今5000年前。 

     

    翻开《世界通史》，我们知道，古埃及人距今6000年就是学会制造和使用铜匕首、铜斧、铜针、铜珠

等。公元前3100年（距今5100年）开始统一，建立起古埃及王国。公元前2600年（距今4600年）建造世界

闻名的金字塔。公元前2686—2118年的中王国时期，出现了大批青铜器。公元前3000多年（距今5000年）

创造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被排在首位。我们中国文明，号称“上下五

千年”，排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末一位。其实，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上下五千年”是按

中原汉文化的记载算的。而汉族人口虽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算是最年轻的一个民族，它是以古夷分支

伏羲、炎黄为核心经过商、周、秦历代发展，到了汉朝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才正式有“汉”的族

称。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比汉族要古老得多。近年的民族学研究发现了许多中国的古老文化，比如彝

族，其先民古夷人创制的“十月历”、“刻划文字”都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四川盆地和滇池周围一样，都

是古夷生息繁衍的地域。据彝文古籍记，彝族母系社会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就有12个王朝。《西南彝志》以

父子连名记载的世系达212代，以25年一代算，达5300年。从希慕遮到笃慕之前的31代父系始祖，是在古

蜀地能沽（成都）度过的，在那里就“兴祭祀、立典章，没科律”建立起奴隶制国家。这一切，对许多史

学界的汉族学者，恐怕是闻所未闻。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的发现，正好能与彝史记载相应证。“三星

堆”出的土千余件青铜器，大多具有浓烈的彝族古文化色彩。显然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文明，不应只是指中原的汉文化，应该包括所有56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彝族的“十月历”、“刻

划文字”可追溯达距今10000—12000年前，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历法与文字。广汉“三星堆”，实际也

是一种金字塔。它们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当，甚至还要稍早一些时间。古埃及法老的纯金面

罩，发现于尼罗河畔的帝王谷王陵，时间是3000年前比“三星堆”直眼人的纯金面罩还晚一千多年时间。

古埃及大批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距今4600年的中王国时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相当，甚至还稍晚

几百年。因此，正确认识“三星堆文化”，对深化对中国文明史，文明起源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可等闲

视之。 

     

    正确认识“三堆文化”，还必须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形成及其分支发展的历史的了解做基础。中国的

文化，包括地面上的，现在还深埋于地下还未发现的，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创造的，并非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了解各民族的发展史，两眼墨黑，那样，对远古遗址的认识，就只能靠“猜想”

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就必然随之出现。笔者曾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被遣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

群——古夷人》，对伏羲、炎黄时代的古夷民族的形成及分支发展史作出了深入探索。此文在今年四月成

都“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论文评奖中荣获特等奖。最近又被北京《发现》杂志社研究决

定，全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种种史料表明，发源于西南的古夷人，是一个庞大的古代民族群

体。其分布的范围从西南逐渐分支向西北、中原迁徙发展，直到东海之滨。 

     

    包括今长江、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他们的生息地域。其繁衍分支发展形成的民族，包括今天生活

在云贵高原的彝语支的众多民族。中原的汉族，西北的羌族和藏族。而彝族，就是这个古夷系民族分支发

展的母体，是古夷文化的集中而完整的传承者。这些古夷系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一）信奉多神

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二）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三）创造有刻划文字；（四）有世界最古老

的历法“十月太阳历”；（五）有独特的以阴阳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极图为

核心的宇宙发展观；（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和习俗。以这样观点，站在史前民族发展史的高度看问

题，“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自然就迎刃而解，许多青铜文物都能在这个古夷系民族文化特征中找到



其依据。 

     

    三、“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关于古夷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经过二十年的研究、考察在搞清彝族先民古夷人的繁衍、分

支，其后裔从滇池周围、巴蜀盆地两个大本营分支四面迁徙分布到了广大西南地区（包括今缅甸）、同时

向西北、向中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曾写过《古夷人的繁衍与中华民族的形

成》、《鲜为人知的中国西南史前古夷（彝）文明》等一系列文章，介绍过古夷人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古夷

文明的内含及其对中国华夏文明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最终被学者们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

江两岸的彝族先民古夷文化之中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组成中国文明要素的“刻划文字”、“十月历”、

“阴阳观”、“八卦”、“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龙虎崇拜”、“葫芦崇拜”等。具有上万年历史的

古文化。都出自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创造。“三星堆文化”，实际就属于史前古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化”中的确有许多奇特的现象，让人感到新奇，见所来见，闻所未闻，这大概也就是“三

星堆”特殊的魅力所在，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在电视专题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和《猜想祖先》

中，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那都是些有名望的，满腹经伦的人，听他

们有感而发，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总让人感到不是讲得有些玄乎，就是离题太远，

揭示不出三星堆文物所具有的特殊本质。看到最后，听到最后，谜，仍然是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主

要是他们心中，缺乏对远古时代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轨迹的清晰认识，不了解远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只是

认准了专家们“分析”认定的属商代文化这样一个不准确的定位，于是就天马行空，发挥想象，自己以为

很有道理，在内行人听了却不着边际，漏洞百出，经不住推敲，也就缺少了说服力。 

     

    研究“三星堆”，首先不要忘了，在蜀的凉山彝人的古籍上，记载有远古母系社会的12个王朝的历

史。不要忘了，《西南彝志》记载的，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到笃慕，共31代人在能沽（成都）度过，在那

里“兴祭祀，立典章，设科律”，创建起奴隶制王国的历史。事实上，远古时代的巴蜀，是今彝族先民古

夷人生息繁衍的大本营，他们必然留下许多的文化遗存。三星堆，只是其中的一个。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许多都具有浓烈的夷（彝）文化色彩，这里试举几例： 

     

    （一）“三星堆”人的来源。专家们有两种说法，一是认定是从岷江上游来的羌人。依据是《蜀本

纪》载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东晋常璩的《华阳

国志?蜀志》载：“有蜀王傍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

冢也”。由此断定，第一代蜀王蚕丛氏的族属当为氐羌系的一支。 

     

    羌为何人！而今的民族学研究已搞清，羌实际就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一个分支。万年前的世界性大洪

水时，蜀地大水，无法为生，以畜牧为业的一部分古夷人，便往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生息繁衍，他们后来

被称为“羌人”。《山海经?海内经》有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

姓”。这就是氐羌的来源。  

     

    羌，是汉文史籍上的称谓，并非羌人自称。羌人自称“尔梅”或“尔玛”。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实际羌字从羊从儿，是羊羔儿的意思，是历史上中原大汉族岐视少数民族

的又一例证。羌是古夷人的后裔。氐羌无文字，以口头追溯历史，还追不到3000年。说明氐羌并非在那里

土生土长，是后来迁去的。证明《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可信。而羌文化，如崇虎、党母族、火葬、父子

连名，都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相同，可以说明两个民族同源共祖。这个祖，就是古夷人。那

种把“羌”当做是繁衍许多民族的母族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蚕丛作石棺国人从之以为俗，可至今，在

成都平原从末发现有石棺墓葬，说明《华阳国志》的记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氐羌南迁，历史上曾写艘

凰担鞘钦焦叵坠哪辏ü?81年），他学秦穆公西征羌人到渭首，驱赶羌人南迁，距今不过两千多

年，与三星堆的实际年代晚两千多年。 

     

    其二，认为是夏朝时从河南、山东一带西迁入蜀，依据是：三星堆出土的三脚陶盉、铜牌饰、斧形

器，均与河南二里头出土的相同。有人认为三星堆某些器物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份源于山东。

因此，专家们就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晶。那自然是将三星堆视为商代遗址后

才作出的判断，假如如实地把三星堆定位在4800年，此种判断也就是很谎谬的了。既然三星堆有4800年历



史，那我们恐怕应当说，二里头的文化，包括让国人引为自豪，被专家当做是青铜时代座标的“殷墟”，

何尝不能说是受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呢？从古夷族群发展分支的情况看，伏羲，炎黄是古夷人的分支，他

们的后裔夏、商也都属古夷的分支，与古蜀人属同一族群，自然其文化也都存在相同相似的东西,这是毫

不奇怪的。 

     

    古夷(彝)人入蜀的时间，当在万年前古夷（彝）史称的“尼能时代”。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也可能

是其中的一支，但更多的是从凉山、昭通一带过金沙江入蜀的。因为这边是两个彝人大本营的接近点，距

离更近，路也更好走得多。据张和东根据其祖辈世代相传的《夷人史谱》载云：古夷进入蜀盆地，在那里

前后共沿袭有十九世俄姆（君王）到杜宇，始称皇帝。这就是《华阳国志》说的“七国称王。杜宇称帝，

号曰望帝。”后来“六祖”之父笃慕，因蜀“洪水”（多指人祸）无法为生，率种人从能沽经宜宾过金沙

江回迁云南，走的也是先祖入蜀的老路。《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载云“朱提（今昭通）有男子

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

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长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可见古夷人时

代，巴蜀与滇昭通之间的联系是何等紧密。 

     

    总之，古巴蜀盆地，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生息繁衍又一大本营，土地肥沃，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三

星堆遣址”，肯定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文化遣存无疑。 

     

    （二）“三星堆”为何建三个土堆？ 

     

    “三星堆”，是今四川人的称呼。专家们的解释是：“三星堆”的排列是与参星（猪户座）的三星对

应，俗称“三星伴月”。是广汉八大景观之一。是古蜀人星象崇拜的产物。还和古埃及比较，说古埃及先

建的三座金字塔，也与参星相对应。 

     

    三星堆是否真与参星相对以图吉利？不得而知。星象崇拜，在古夷人中倒也存在。彝族古老的“十月

太阳历”，就是从观察北斗星七星的斗柄指向，最高点为大署，最低点为大寒，由此定出四季，最后才制

定一年十个月，每月36天外加5—6天过年日，总天数为365天的“十月历。”在笔者看，“三星堆”之所

以建三堆，更主要的是出于古夷人对“三”这一圣数的崇拜。 

     

    以彝族为例，生活中的“三”，可以说无处不在。王国或部落的政权组成总是君、臣、师三位一体。

祭祀更讲“三”，点香要点三柱，献酒献三盅，献饭献三碗，摆筷要摆三双，叩头要叩三次。跳舞要跳三

步乐。玩场上唱情歌，总要先唱兹若（君）如何，曼若（臣）如何，呗若（师）如何，然后才唱姑娘小伙

如何如何。文人吟诗作对也讲三，如“三段诗”很有名，头段写景，二段写事，第三段写人，表达出诗的

主旨。盖房一般都讲盖三间，组成三间四耳加八尺。计时也讲究三，为了协调动作，总是一、二、三、预

示开始。古代的军制，一般都左军、右军加指挥总部三部分组成。建塔，自然也讲究三座，如大理南诏国

就建有三塔寺，至今仍是大理旅游的重要景点。据了解，崇拜“三”，不仅彝族如此，所有古夷系的民

族——伏羲、炎黄、羌、藏、楚、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拉祜等等，莫不如此，可以说崇拜

“三”这个圣数，也是古夷文化的一个特征。 

     

    “三”的来源，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起源于古老的生殖崇拜，即三位一体的男根崇拜；一是认为，

三，代表着天、地、人三界。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由此回头看“三星堆”夷人，建三座祭祀塔，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三星堆夷人对“三”数的崇

拜也很明显，比如青铜神树，每棵长三台树枝，枝上的鸟儿，带冠毛的，也做三根毛。三星堆，原来每堆

也都有三台，这一点，从稍晚一些的羊子山土台呈三台形塔便可推知其原貌，只是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

雨，被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成了三个土堆罢了。 

     

    专家们分析，原来塔上建盖有庙宇，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可能就供奉在塔顶的庙宇中，这样

的分析是很对的。青铜人头像都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自然用作供奉，让国人顶礼朝拜用的，总得有个

供奉的屋子。每尊神像，当时都可能有其名称，只是被数千的尘埃湮灭，现在已不可能尽知其祥。 

     

    （三）“三星堆”人为何将众多珍贵的神像打烂埋葬？ 



     

    这是很让专家们感到难以理解的一个现象。很多猜测，见前述不重复。 

     

    笔者认为，祭祀坑的定位，显然还是较为准确的，墓葬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坑内无人骨骸或骨灰

罐出土。当时的三星堆古夷人，很可能已经普遍实行火葬制度。两个祭祀坑，最大的可能是两次祭祖分支

遗留。据许多彝文古籍记载，古夷人每隔七至九代人，就要举行一次大的祭祖分支。分支之后，各支之间

便可以通婚。分支之前，同系一个家支的人，因为是同一祖宗的后代，视为血缘亲属，是不允许通婚的。

祭祖分支后，各支的酋长、头人，便可率领家支族人，远距离迁徙他乡，各自寻觅、开辟自己的生存地域

与空间，作独立发展。如笃慕一支，从成都经宜宾过金沙江迁回云南的会泽、东川一带后，其武、乍、

糯、恒、布、默六个儿子，就在尼罗（黑虎）山作过一次祭祖大分支。史夷（彝）史上称其为“第八次大

分支”。曰“六祖分支。”武、乍迁徙入滇中，后向滇南滇西发展；糯、恒入昭通，后部份又重渡金沙江

进入大凉山；布、默进入黔西北一带。他们分支迁徙进入新地域后，与当地原住的古夷人结合，重新创建

自己的新部落王国。古夜郎国、古滇国、乌蒙靡莫国、哀牢国、南诏国、邛都国、笮都国等一批以六祖后

裔为主体的方国，便先后涌现出来。 

     

    据张和东以其祖传《夷人史谱》整理著述的《夷人与简史》一书第55—58页介绍：德薄氏的《宗支叙

系》载，该宗支曾进行过七次大的祭祖分支活动。第一次，六代人。地点：在滇西楚雄。时间在公元前

370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六世孙僰苴柢天皇伏轩。第二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

公元前346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十三世孙；昌意。第三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

公元前29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世孙迫勒道。第四次，七代人。地点：在西北三危地。时间：

公元前2620年前后。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二十七世孙仲碧额。决定分治古商国。以秦岭和大巴山脉为界，以

北续称商国，由长宗子仲丁主国称王。以南新建立蜀国，由长宗子仲碧额主国称帝。蜀国王族裔分布在长

江、九江河（具体指：岷江、大渡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

江等）流域。第五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时间：公元前2450年前后。主持人是始祖桑仔俄的三

十四世孙，蜀国的八世皇帝补朱勒。第六次，七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主持人是桑仔俄的四十一世

孙，蜀国十五世皇帝汉駹诏。时间：公元前2210年前后。参加者有；蜀国十二世皇帝所生六子;孟孔孔三

世孙,白马国三世王;孟瞿瞿三世孙,楚国三世王；孟叟叟三世孙，邛都国三世王；孟窝窝三世孙，筇都国

三世王；孟彩彩三世孙，巴国三世王洪嘎德等六大宗子第七次，九代人。地点：在蜀盆地北的蒙吐本（即

白马山），时间：在公元前1940年前。主持人是桑仔俄的五十一世孙，白马国十一世王爨氐。参加者有：

孟瞿瞿九世孙，楚国九世王始启；孟叟叟九世孙，邛都国九世王获获；孟窝窝九世孙，筇都国九世王窝

尼；孟克克九世孙，夜郎国二世皇帝多同蒙；孟彩彩九世孙巴国九世王羌賨。第五、六、七三次祭祖分支

朝拜祖灵后的旧博物，均埋葬在蒙吐本，即今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每次祭祖分支。都要朝拜九天九夜，活

动内容，包祭天、祭地、祭祖三大项。每个王国前来渭映葑媪榈亩荚谑偃恕Ｃ看味脊婺Ｊ⒋螅饶址

欠病Ｃ看渭雷娣种Ш螅易骞灿械牟┪铮既克鸹僭依寐裨幔笳饕桓鼍墒贝慕崾土硪桓鲂率贝

目肌?lt;br />      

    以上这段文字并非原文，原文写的太乱，笔者不得不稍作整理，但意思不变。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我们所关注的三星堆，原来真是三个古夷人祭天、祭地和祭祖的塔。祭祀坑，

是祭祀后的博物掩埋坑。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祭祖时间，与三星堆科学测定的年代基本相符。出土的二号

坑，自然也该是六次或七次祭祖之后的博物掩埋坑。 

     

    张和东，是德薄氏153代夷人史谱的传承人。自从1957年读中学的时候开始至2003年6月止，用46个春

秋翻译整理、考察、完善此《夷人史谱》，前后经过22次修整，才正式提供付梓印刷。目前因经费所限还

未正式出版。文中所列资料当较为准确无误。是研究彝族先民古夷人历史的珍贵史料。 

     

    （四）“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及龙形器诠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虎形器、金薄虎形饰，载于《三星堆》画册的有四件。作为装饰雕刻或铸造在

器物上的不少。龙形器一件，铸造在器物上的龙也不少见。专家们对这一现象似乎并不太关注，所有研究

文章、电视专题片都未曾谈到它们，但在三星堆人看来，恐怕是极重要的，那是他们的崇拜物，是他们的

图腾。这一点，在古夷系民族中，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比如彝族就崇拜虎龙。虎是原生图腾，因此最受

器重，三星堆人用金箔做了一只虎，表明的恐怕就是这种意识。龙，源于“九隆”神话，也被当做图腾物



给予崇拜。彝族自称的“罗倮”，意思就是“虎龙子孙”。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僳僳、拉祜

等都崇拜虎龙，伏羲崇拜虎龙，炎黄崇虎龙，羌人也崇拜虎，因为他们都是古夷分支的后裔。 


